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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了向青年研究人员和在读学生提供学习、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约请从事相关研究并卓有成就的部分学者接受我们的访谈，题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由“古文字微刊”公众号、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陆续发布。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 

个人简介
[image: 张富海]
张富海，1976年2月生，浙江舟山人。现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教授。
1.请介绍一下您学习和研究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经历。
我有幸在199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记得高考估分后填报志愿，我只填了两个，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第二志愿是本省的原杭州大学中文系（现浙江大学中文系）。高考成绩出来后，与估分差了几十分，自觉北大无望，做好了去杭州大学的思想准备。不料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按时寄到，真是意外之喜。
北大中文系的本科分中国文学、汉语言、古典文献三个专业，入学几天后就要填报专业志愿。因为在高中时读过几本古书（完整通读的只有《荀子》和《史记》），我没有犹豫地选择了古典文献专业。但是，很快就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其实不是古典文献学，而是语言文字学。幸运的是，当时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有从事古文字学的三位老师：裘锡圭先生、李家浩先生和沈培先生。正因为有他们的指导和提携，我才能顺利地走上古文字研究的道路。李家浩先生为我们本科生讲授文字学和《说文解字》概论两门课，沈培先生讲授古文字资料选读一门课。李先生还指导我完成了大三时的学年论文，题目是李先生出的，内容是整理唐五代抄本韵书中的《说文》材料。审看完后，李先生把我叫到他燕北园的家中，当面指出错误和不足，并告诉我一些写文章应该注意的问题。大四上学期，我旁听了裘先生为研究生开设的古文字学课。当时正要开始毕业论文的写作，在一次课后，我大着胆子请裘先生做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导师，他马上同意了。裘先生出的题目是评述唐兰先生在古文字学上的成就，这显然不是一个本科生能写得好的，便擅自改成了自己感兴趣的题目。写完初稿，在一个杨花漫天的午后，我事先未联系就直接跑到裘先生畅春园的家中请他看论文，他放下手头的事，花了一下午时间当面逐字逐句地审看，从章节安排到遣词造句都帮我做了修改。那篇论文肯定是很幼稚的，但裘先生还是打了比较高的分数，并委托沈培先生写了肯定性的评语，给我以莫大的鼓励。当面看完论文后，裘先生又向我提了两点要求：一是我太瘦弱，要好好锻炼身体；二是字写得太难看（论文稿是手写的），要好好练练字。无比惭愧，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也没有达到这两点要求。当时，我已经通过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裘先生知道后，就让沈培先生把古文字资料室（当时在老的四教）的钥匙给我，以便我能自由出入古文字资料室，隨意阅读里面的藏书。在古文字资料室，我结识了陈剑先生（在前一年的古文字学课堂上已经见过）。那时他读博士一年级，但古文字学的水平已经非常高，我每有疑问，便向他请教，获益极多。以后相处的岁月里，陈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师益友，不断给予我指导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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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在北大哲学楼古文字资料室
1999年9月开始硕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导师是沈培先生。第一个学期，沈先生为我们开设了甲骨学概论课，上课地点在古文字资料室。沈先生是甲骨文研究专家，尤其在语法方面成就卓著，可惜我并没有学到太多，至今为憾。我的课程论文的内容大概是否定甲骨文对于上古音研究的作用，沈先生做了仔细批改，并当面指出文中不少人云亦云的错误。可能是不想打击我，或者说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沈先生虽然并不满意我的论文，但最终还是给了令我满意的高分。第一个学期的另外一门课是裘先生开的考古资料与先秦秦汉古籍整理。每次课前，都会发大量手写的讲义和原始资料，听课并结合阅读裘先生的相关论文，收获自然是极大的。此前一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郭店简的研究正在学术界如火如荼地展开，我便写了几则释读郭店简《缁衣》的札记作为课程论文。文章虽然写得很浅陋，但还是稍微有点创见，所以有幸得到裘先生的肯定。2000年4月，裘先生主持的郭店简研究项目启动（属于古委会项目。第二年又申请到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郭店楚简文献研究”，主持人是李家浩先生）。裘先生命我也参与此项目，负责《缁衣》等若干篇的重新注释。因为参与郭店简研究项目，在裘先生的建议下，我的硕士学位论文也就以郭店简《缁衣》研究为题。论文的一部分内容以《〈缁衣〉二题》为名收入《古墓新知》一书，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论文的主体即注释部分后来经过郭店简研究项目组的两次集体讨论（从2000年4月至2003年8月，项目组总共举行过27次讨论会），又有新的修改，惜至今未能按项目的原计划正式出版。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门课程，硕士生阶段我还修习了裘先生讲授的金文研读和古文字学以及李家浩先生讲授的战国方术文献研究和古文字资料研读。
2002年9月开始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导师是裘锡圭先生。除了继续参与郭店简研究项目以外，博士生期间精力主要放在学位论文上。确定论文的选题时，一度很迷惘，想过利用古文字材料来研究上古音这样的题目，考虑到难度太大以及其他原因，很快就放弃了。最后，听从陈剑先生的建议，确定以汉人所谓“古文”的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虽然写出来的东西未必符合陈先生当初的设想。论文的写作还算顺利，也差不多达到了趁机熟悉一下各类古文字字形的目的。2005年5月初，论文通过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是李家浩先生，答辩委员有黄天树、胡平生、赵平安、杨忠、顾永新、陈剑等先生。当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已经成立，陈剑先生是以中心副教授的身份参加的。2007年（印出来的时间是2008年），我的博士论文在线装书局正式出版成书，但学位论文中的遗憾和缺陷也没有弥补多少，希望今后还有修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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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人所谓古文之研究》封面
2005年7月，我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工作，黄天树先生时任文学院副院长，对我关爱有加，在工作和生活各方面提供了很多帮助，我永远铭感于心。2019年初黄先生退休后受聘到清华大学，我也随后离开首师大，离开生活了二十四年的北京。
[image: 参加首师大甲骨文研究中心2019年新年茶话会]
参加首师大甲骨文研究中心2019年新年茶话会

2.您目前主要的研究领域有哪些（可对该领域做一番回顾与展望）？该领域今后的预想研究或拟待研究的方向和课题有哪些？ 
我目前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结合古文字的上古音研究。研究上古音的证据很多，而汉字的谐声假借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清代以来的古音学家一般以《说文》谐声为准，自然存在很大局限性。古文字中的谐声假借材料十分丰富，能起到补充和修正《说文》的作用，其可靠性也远比传世文献中的通假字要高。今天我们研究上古音，就如同研究先秦史，不使用古文字材料是不可想象的，只有充分使用古文字材料，才能纠正前人的失误，才能有所突破。不过，古文字材料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要充分掌握是极为困难的事情，判断材料的可靠程度也实属不易。虽然我对古文字各类材料的熟悉程度还远远不够，但古文字学毕竟是我的本业，跟一般的上古音研究者相比，自忖在这方面还稍微具备一点优势。
过去这些年，我已经写过几篇结合古文字研究上古音的论文。去年我申请获批了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基于古文字谐声假借的汉语上古音研究”，计划再撰写若干相关论文，希望最终能出版一部论文集。另外，我在复旦大学和首都师范大学讲过几次上古音课程，希望将来能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一部关于上古音的通论性著作。

3.您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在阅读、收集资料、撰写论文、投稿发表等方面有什么心得体会（包括经验或教训）？
以前我很少做笔记，因为觉得重要的文章一般都可以记住，需要用的时候不难查到，做笔记反而会影响阅读的效率。随着古文字材料和研究文章的爆发式增长，不做笔记越来越难以应付，最近十年，我已经习惯边阅读边做笔记。通常是记在电脑文档上，特别重要的内容尤其是自己有些想法的有时就记在笔记本上。重点关注的原材料比如战国竹简，则先将释文输入电脑，以后看到各家说法便可以随时记在相应的文字底下。古文字材料输入电脑有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就是隶定字形的检索。如果不能检索，古文字材料输入电脑的意义就大打折扣。最近这些年，我用电脑系统自带的造字程序造了几千个古文字隶定字形（造字程序最多可以造六千多个），并导入到输入法，这样就可以方便地输入和检索。撰写论文方面，最重要的体会是写文章必须反复修改，从写完到正式投稿最好放一两年时间，如此庶几可以避免令自己追悔莫及的错误和遗憾。投稿发表方面，我没有太多经验，仅有的几次主动投稿经历也多以失败告终。

4.对您迄今为止的学习和研究影响较大的著作或学者有哪些（或哪几位）？
对我影响最大的学者是我的导师裘锡圭先生。大学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古典文献专业给每位新生发了一本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册，里面有裘先生的介绍和照片，这是我第一次得闻先生的大名。因为裘先生当时已经不给本科生开课，一直到大四第一个学期（1998年秋季学期）旁听研究生的古文字学课时，我才第一次得见先生本人。先生容貌清癯，讲话带有熟悉的江浙口音，上课思路极其清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以后的七年时间里，与裘先生的接触还是比较密切的，除了听课，也有许多别的机会见到先生，比如研究项目的集体讨论会，当面修改我的论文，偶尔还能碰到裘先生来古文字资料室查阅资料。曾经听沈培先生提起，他和黄天树、张玉金先生读裘先生的研究生时（黄先生和张先生是博士生），经常一起被裘先生叫去，挨个训斥。可知裘先生对待学生是很严厉的。我跟随先生读书的这些年，倒并没有觉得先生有多么严厉，当然偶尔也有因为自己做得太差而被不留情面地批评的时候。裘先生在北大培养的博士不多，我是最后一个，这是我莫大的荣幸，但我深知自己没能达到先生的期望，终究有愧于心。虽然如此，先生所垂范的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永远是我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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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论文答辩与导师合影
自从大学入学以后不久，我就开始痴迷于汉语音韵学。记得大一时曾在北大昌平园的图书室看过王力先生的《汉语音韵》、《汉语语音史》、唐作藩先生的《音韵学教程》、李方桂的《上古音研究》等音韵学著作。本科时，除了修习耿振生先生讲授的必修课音韵学以外，还旁听了唐作藩先生讲授的汉语史语音部分。研究生阶段，修习了耿振生先生开设的上古音等课程。2000年潘悟云先生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出版，2003年郑张尚芳先生的《上古音系》出版，这两种著作对我在上古音研究方面的影响最大。我与郑张尚芳先生没有太多接触，只是在他来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参加研究生答辩时以及参加学术会议时有过几次当面请教，对于我的每次请教，郑张先生都毫无保留地给予解答，消除了我的一些疑惑。两年前郑张先生仙逝，我很怀念他。第一次见到潘悟云先生是在2017年7月香港浸会大学和澳门大学联合举办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潘先生非常平易近人，对我这个无名小辈没有半点架子，始终平等坦诚地交流问题，包容不同意见，表现出一个纯粹学者的宏大气度。后来潘先生对我多所褒扬，在我工作调动的过程中，为我写推荐信，又从中斡旋，给予极大帮助，我十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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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在首师大与潘悟云先生合影

5.请结合您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为初学者提供一些建议。
学习古文字，掌握字形毫无疑问是根本。此外有两点我认为需要特别用力，一是读古书，二是了解上古音。虽然现在可以通过各种电脑软件检索快速从古书中找到所需辞例，但基本的古汉语语感仍然需要通过长期大量的古书阅读才能建立。释读古文字材料时，如果缺乏基本的古汉语语感，就难免陷入任意曲解而不自知的境地。学习古文字，上古音是必修课，而且要学得尽量深入，要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避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最起码的要求，要熟记常用字的上古音，不依靠临时查工具书。只有熟记，才能建立“音感”；有了音感，才能自如运用。另外，古文字学界固有的滥用古音通假的不良风气目前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初学者很容易受到影响。我认为古音通假还是要坚持标准、守住底线，宁可因太严而错失可能正确的释读，也不能因太松而犯明显的错误。

6.在数字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电脑技术或网络资源对您的研究具有什么样的影响或作用？
电脑技术和网络资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现在如果离开电脑和网络，学术研究恐怕难以顺利进行。电子化、网络化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希望因此产生的版权问题早日得到合理解决。

7.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与众不同的一点，在于许多论文或观点是发布在专业学术网站上甚至相关论坛的跟帖里的，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您对相关的学术规范有何认识或思考？
我觉得论文发在专业学术网站上跟发在学术刊物上没有本质差别，只要写作上遵守学术规范就可以。而论坛跟帖属于即兴讨论性质，比较随意，缺乏论证，多半是为了抢发明权，我认为不值得提倡，有价值的观点还是尽快写成论文发出来为好，这样引用起来也方便。

8.您如何处理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学术之外您有何锻炼或休闲活动？
学术研究与其他日常生活没有太冲突，除去睡觉吃饭和必要的家务劳动，都可以是工作时间。生活简单一点，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终归是够的。我以前从来不锻炼，现在随着年龄增长，为身体健康着想，会经常在饭后散散步。休闲活动主要是玩乐器，曾经在弹古琴上花了较多功夫。我弹琴倒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而是出于真心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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